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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ddhism had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its spreading process in Tibet. Thus Tibetan Buddhism 
that with some characteristics that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sect of Buddhism came into 
being. Considering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the formation of Tibe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Tibet after the 
Songzan Gambo's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e, we found tha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some other factors were combined into the basic tantric feature in 
Tibeta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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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独具雪域特色的藏传佛

教。综合考量西藏自然环境对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影响，松赞干布以降古代西藏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结构对文化形成的中时段影响以及渐顿之争等即时性历史事件之后，发现藏传佛教重密特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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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受西藏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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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历经 1300 多年的发展，藏传佛教已经成为西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外界了解西藏的一扇

窗口，也因此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历史学界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包括：佛教传入吐蕃研究，藏

传佛教形成研究，藏传佛教分期研究，藏传佛教通史研究，藏传佛教教派史研究，后弘期藏传佛教断代

问题研究，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藏传佛教与佛教其他教派关系研究，藏传佛教史籍整理、翻译研究。 
关于藏传佛教的产生，学者们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王尧在《西藏喇嘛教的形成》一文中谈到，桑

耶寺的建成、西藏本土僧伽组织的成立、佛经的翻译、佛苯斗争和佛教内部争斗的结束是西藏佛教形成

的标志。王辅仁认为藏传佛教始于后弘期，前弘期的只是传播到西藏的佛教，而非藏传佛教[1]。李冀诚

在《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上的一些浅见》一文中提出了与王尧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桑耶寺的建成、

本土僧伽组织和教法传承的建立、译经事业的发达以及因吸收苯教因素而完成的佛教本土化是藏传佛教

形成的标志[2]。佛教传入西藏之后经历了一段本土化历程，逐渐形成了以密宗为主体、兼采显宗与苯教

文化因子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指在藏族地区形成，以密宗为基础，兼有大乘显宗和

苯教文化特色，经藏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指用藏文、藏语传播

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

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本文考察佛教在西藏的形成，仅涉及藏传佛教的第一层含义。 
关于以藏密为核心的藏传佛教的形成，学界有三种观点：其一，密法于 4 世纪就已流传于藏区，藏

密的最终形成是在 9 世纪；其二，藏密在藏区的形成时间为 7 至 11 世纪；其三，8 世纪莲花生大师入藏

是藏密形成的开端，12 世纪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创立为藏密形成的标志。 
关于藏密历史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谈延祚的著作《西藏密宗编年》(“用编年体记述了上至

3 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下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时间跨度 1700 年的藏密兴衰史，涉及印度密教源流，藏

密的形成、流派，向外传播及重要人物等，内容极为丰富。”)；黄心川的文章《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

(“在论及藏地密教时，提出了‘印度密教与西藏密教发展的过程是平行的，在某一个时期还是同步的’

观点，强调西藏密教为印度佛教的延伸部分。”)；李冀诚的著作《西藏佛教密宗》(“以藏密为全书重点

和核心的通俗性著作，对西藏佛教密宗的发展，勾勒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3]。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已就西藏佛教的形成和以密宗为核心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做

了许多研究。但是佛教进入西藏时是显密并进的，西藏文化为何选择密宗为藏传佛教的构建核心而不选

择来自内地的显宗呢？对此问题，学者们却语焉不详。本文以藏传佛教发展史上著名的“顿渐之争”事

件为出发点，通过对该事件、隐含于该事件发生时西藏社会状况、以及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孕育的文

化心理的短、中、长三历史时段的综合考察入手，讨论藏传佛教重密特征形成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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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对此问题的解答有所助益。 

2. 西藏本土宗教与佛教的早期传入 

在探讨藏传佛教形成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前佛教时期的藏族社会文化有一简略认知。佛教传入西

藏之前，流行于西藏地区的宗教是具有巫教性质的苯教。“苯”，意为“颂咒”、“祈祷”和“咏赞”。

苯教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雷电冰雹、山石草兽等各种自然物、自然现象以及众多神灵和鬼魂。苯

教将世界视为许多相联系的“方格”，每一个方格象征一个部落，每一方格又分为三层不同的空间，分

别代表天上、地上、地下，依次为部落的神、人、魔鬼所居。方格的并立，象征着原始部落之间独立平

等、互不相统的关系。苯教崇神畏魔，为此产生了通“鬼神之路”的巫人，这种人被称为“苯波”。苯

波通常以鼓为法器，给人们驱鬼治病，卜算吉凶，主持葬仪，受到部落成员的普遍敬信。苯教分为两种：

以念颂各种咒文为主要仪式的原始苯教和辛绕弥沃创立的有完整教义和教规的雍仲苯教。亦有学者认为

苯教发展应为三种：以祭祀、禳祓、遗送、役使鬼神的巫术为主的笃尔苯(笃尔在藏文中含有自生之义)；
在巫术活动基础上有完整教义理论的恰尔苯(恰尔在藏文中意为传来)；大量吸收佛教教义、教仪而成的居

尔苯(居尔在藏文中有改编之义)。[4]其中，雍仲苯教曾经作为整个吐蕃地区的唯一宗教构建了当地人民

的信仰基础，但是后来信奉苯教的大臣由于政治势力过大而遭到了王室忌惮，因此，公元七世纪印度佛

教传入吐蕃后，吐蕃历代赞普开始扶植印度佛教，苯教则被斥为“黑教”(邪教的意思)，苯教徒们被迫改

宗印度佛教，不愿意改宗的苯教僧人被迫逃亡到阿里、康区等边远地区，苯教从此逐渐衰落并最终被佛

教取代。 
当然，以佛教取代凝聚藏族文化传统的苯教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多次波折。

松赞干布时期，西藏虽因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之故已经有了佛寺(小昭寺和大昭寺)，但因松赞干布权力稳

固，加之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本人并不信仰佛教。[5]松赞干布之后，佛教逐渐成为赞普在思想领域

削弱贵族势力的一种工具。历代赞普在王室内部逐渐确立了佛教信仰。740 年西藏发生了导致大量人口

死亡的天花。这场疫病的流行成为苯教贵族与赞普赤松德赞争夺权力并驱逐佛教的借口，最终导致第一

次禁佛运动的发生。第一次禁佛运动在赤松德赞成年后即告失败。为了削弱贵族势力、加强王权，赤松

德赞成年后开始弘扬佛教。史书记载，为弘扬佛教赤松德赞活埋崇苯代表马尚仲巴，流放达扎路恭。佛

教信仰在赤祖德赞时期达到第一个顶峰。具体表现为：赞普用头发制成供佛教徒使用的坐具；盛邀名师

翻译佛教典籍；众建寺庙，确立七户养僧制度，并在法律上保护僧人利益；确立僧阶，委任僧人处理国

家事务。 
赤祖德赞之后朗达磨为争取苯教贵族支持再次灭佛。此次灭佛对西藏佛教打击十分沉重，以至于此

后百余年在西藏佛教史上被称为“灭法时期”。学界普遍将朗达磨灭佛之前的佛教发展成为前弘期，即

藏传佛教的早期发展。 
佛教在西藏早期传播的特点是印度佛教后期密宗重修持的特征与内地佛教显宗重哲理的特征并行不

悖。这一结论不仅被佛教界所广泛认同而且亦可从史书记载中获得。《贤者喜宴》记载：“桑耶寺落成

后，七人出家。以超岩寺说一切有部比丘十二人为轨范师，于羊年(779)二月初八日，在扎马宫以菩提萨

锤(即寂护，汉译静命)为堪布，举行仪式”。《册府元龟·外臣》记载：“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

至是(781 年)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岁一更之”。 
朗达磨之后佛教进入后弘期。后弘期佛教复兴过程虽然缓慢但步伐坚定，逐渐成为西藏民族信仰的

主流。 

3. 藏传佛教的形成 

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历史可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他认为，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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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仅要对短时段的政治、军事等事件做详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长时段的发展，要从对中时段(数
十年)的周期波动的探讨中，从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长时段中，进一步找出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以及延续

于其中的基本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 
布罗代尔的思想显然可以给我们研究藏传佛教的形成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西藏佛教显密并取的和谐局面在桑耶寺落成后不久就被佛教内部的顿渐之争所打破。以来自敦煌、

年轻时在长安修法、师宗北禅宗神会大师的摩诃衍那为一方，来自印度、曾修法那烂陀寺、学从寂护的

莲花戒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争论。摩诃衍认为，成佛不需长期依靠持守戒律兴修佛法而成，而是靠突然

得到内在的“顿悟”；人不作恶念，也不作善念，应排除各种思考，保持一种完全宁静的状态，只有无

想、无思维、无尘障，才能得到“大禅定”，进入突然的大彻大悟的状态，从而成佛。莲花戒则认为，

“立地成佛”的说法是荒唐的，犹如爬山，只能一步步地爬，不可能一下子到达顶峰；人不可能放弃他

的意识活动，因为当一个人对他自己说我将不想一切法、不思虑时，这已经是一种行动。赤松德赞表示

赞同渐门的观点。在王权的支持下，争执的最后结果是，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佛学最终取得胜利，摩

诃衍那等内地僧人被遣回，教法被禁止，门徒有的愤而自杀，有的宣布改宗。 
从此以后，西藏佛教走上了重密轻显的发展道路。显然，顿渐之争只是西藏佛教走上重密轻显发展

道路的直接原因。至于西藏佛教重密轻显传统的形成，我们还应从当时吐蕃的政治、思想、文化状况以

及宗门、现实利益等角度去考量。 
从政治角度来看，吐蕃和唐王朝之间的连年战争，双方互有胜负，两种文明正处于冲突之中。摩诃

衍那作为战俘在拉萨弘扬禅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数万人的拉萨，就有弟子 5000 多人。[6]摩诃

衍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显然会遭到赤松德赞的猜忌。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赤松德赞必然不会

允许敌方的俘虏拥有如此大的势力，不会允许以唐文化为背景的大乘显宗在其统治区域内的佛教宗派斗

争中获胜。 
就思想角度而言，摩诃衍那在辩论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其思想本身不太符合当时吐蕃社会和统治阶

层的需求。摩诃衍那弘扬的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重视研究中观般若学并吸收了部分道家思想，彻底

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宗派。摩诃衍那时期的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意在“不立名相”，追求的是“一路所

问，千圣不传”的第一义，这种义是离一切语言文字相、心缘相、分别相的。语言文字只能作为所显义

理的媒介，真正的义理是不可借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但是与唐文化相比，吐蕃文化较为落后，加之佛教

传入吐蕃不久，吐蕃对佛法的认识还不深，如果只强调佛学义理的智慧，不谈佛教修行的方便，便会阻

碍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无法满足统治者对佛教作为思想控制工具的要求。这种认识在辩论展开之时就已

经存在。成书于 8 到 11 世纪间的西藏史书《巴协》就谈到：“和尚之教顿悟者，于十法行有害，使其不

能实行，使心沉溺，使余与别人之修习受阻停顿，心沉溺而教则衰，彼等断不能修其教矣[7]。” 
从文化角度考量，如前文所述，佛教传入前，吐蕃的本土宗教为苯教。苯教具有巫教性质，崇神畏

魔，并有能通“鬼神之路”的“苯波”利用法器驱鬼治病、卜算吉凶、主持葬仪等。佛教发展到印度晚

期为了自身生存，逐渐吸收印度民间信仰，对咒术、密法等加以摄取，认为只要口念真言，内心统一，

建立方圆之土坛，供养诸尊，严修仪礼，即产生不可思议之功德，并将吠陀以来诸神，用组织进自己的

体系内。七世纪后半期，印度晚期佛教(密宗)已经有经有教，有轨有仪，并融入了中印度流行的性力派思

想。由此可见，苯教和印度晚期佛教(密宗)有共同的特征：二者都强调对咒术的使用，都将人与信仰对像

的神异沟通看作是获得解脱的唯一途径。因此，与强调心灵内省、重视哲理思辨的内地禅宗相比，吐蕃

人更易接受印度晚期佛教。此外，西藏文字创建于松赞干布时期，其参照母本是印度文字，西藏文化对

印度文化自然更具有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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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门的角度来看，印度晚期佛教(密宗)与禅宗均由早期印度佛教发展而来，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

赤松德赞有理由认为来自印度的佛教相较而言更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因此更倾向、尊重印度的密教也

在情理之中。“西藏人认为印度是出圣人的国家，对印度避免进行批评，对它表示绝对的尊敬。在这一

点上自古迄今丝毫未变[8]。” 
西藏对印度文化的崇敬亦可从两个神话传说中窥见一斑： 

松赞干布前五代托托日年赞(陀土度)时，有五位印度僧人被聘为王师。托托日年赞 60 岁时，空中降下四宝，可

是当时的民众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询问那五个印度增人，才知道四宝是：合掌的莲花手、小舍利塔、刻有“唵

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的宝珠、《庄严宝王经》 

一时佛陀为众弟子所环绕，座于竹林精舍苑中，眉间忽发五色妙光宛如虹霓，其光屈折射向北方雪国(西藏)，释

尊莞尔而现无限欢喜，目视彩光的方向。一菩萨请释尊说明此奇瑞的原因，释尊乃授以《梵莲华经》，经文言曰：

“此恶魔恶神所居住未开化的雪国，三界诸佛从未施以教化，但将来我教将传入此国，恰入太阳光照全国而教化之。”

活佛乌泽克齐乃自愿前往教化此未开化的雪国，此活佛前身原为菩萨，在请佛之前曾立誓愿曰；“我将往三界诸佛

未往的雪国任教化难以济度的人民，此雪国将为我教化之地，我能将恶神恶魔化为慈父慈母，我能为其师，我能成

为照耀彼等黑暗的灯光。三界诸佛的圣敦将照耀此未开化的雪国，对三宝的信心将感无量乐福，一切众生皆大欢喜”。

菩萨作此誓愿时，由菩萨之心发出“萨达利加”华般的光明，普照全世界。嗣后其光明上升西方极乐世界而没入光

明无限的佛心，不久再由无量佛心重现，以教化雪国化身为佛的宏愿，没入莲花之海[9]。 

就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考量，虽然在前弘期进入吐蕃弘扬佛教的既有印度僧人，也有内地僧人，甚至

还有为躲避伊斯兰战乱的中亚、西域僧人，但从总体来看印度来的名僧最多，仅在赤松德赞时期就有寂

护、莲花生、莲花戒、无垢友、觉密、法称、胜友、施戒、净狮子等人入藏弘教。桑耶寺建成后首次收

徒的亦是印度僧团。由此可见，相较内地僧人与中亚、西域僧人而言，印度僧人已经占据了在吐蕃弘教

的优势地位。驱逐印度僧人较驱逐内地僧人更易引起社会动荡，为了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的稳定，赞普首

先会考虑牺牲内地僧人的利益，而非印度僧人的利益。因此，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赞普也会在重密轻

显问题上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 
对于西藏佛教重密轻显传统的形成，我们还可以从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孕育的文化心理去做长时

段的历史考察。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有“世

界屋脊”之称，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体，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高原。西藏地形复杂多样，主要分为四个

地带：一、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岗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二、藏南谷地，在

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流经的地区；三、藏东高山峡谷，即藏东南横断山脉、三江流域地区；四、喜马拉

雅山地区。西藏的地质和气候条件异常恶劣：几乎全部属于冻土地带，大部分是永冻土；昼夜温差极大，

很多地区常年处在一日之内温度正负交替变化的状态下，使得地表土壤反复融化又反复冻结。在这种状

态下，山体和岩石表面不断形成剥裂，满山满沟堆积着碎石；西藏的大部分降水，基本上是雪、霰、雹

等固态水。 
当藏人蜷缩在帐篷里倾听外面的风暴雷霆之声，或者拳头大的冰雹砸在他们头顶，或者目睹千百只

牛羊死于雪灾时，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进每个人的灵魂。不难想象，西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

异常艰难的生存条件以及因空旷无助而产生的寂寞对藏人世世代代经历的灵与肉的磨难有多么沉重！这

必然造成了西藏人对外部世界的恐惧。我们知道恐惧是早期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宗教起源的解

释之一就是，恐惧导致敬畏，再由敬畏发展到图腾膜拜。恐惧，同时又必须化解恐惧，这组矛盾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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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难以解决的命题。这一命题的解决仅仅在于用明确和有规则的对解决恐惧(通过咒术对神魔的压制)
的想象去超越现实生活所遇到的一切恐惧。因此，西藏佛教崇拜的偶像往往是以凶恶、恐怖的面目出现

于世间主持公正的神灵。例如，观音菩萨在内地佛教中的形象是慈祥且美貌的女性，但在西藏佛教中，

却表现为被称作“贡保”的凶相——一个黑色巨人，手拿头颅，脖子上挂着一串骷髅头做的项链，脚踏

一具死尸。 
这种超越现实恐惧的、明确且有规则的神力是如何获得的呢？在藏人意识中只能通过人与神的沟通

来获得。但是这种沟通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具有虔诚信仰且坚持修行的专职神职人员才能做到！

普通人克服恐惧、获得安全感的途径就是追随、听从神职人员的安排。由此，西藏文化中产生了两种认

识：对神职人员苦修的赞赏和对进行此类苦修的神职人员的崇拜。藏文化认为，只要严格服从和依附明

确和有规则的“克服”恐惧的方法，就能获得安全，从而解脱现实生活所遇到的恐惧在心理上造成的重

负。这是西藏佛教转向重咒术与修行的密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密教强调严格的修行和对咒符的应用。 
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记载了三个苦修者以幽闭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思索宗教圣意(两

个修行者是在林格的石洞中，另一个是在龙·间登·恭巴庙的附近的石洞中)的故事。 

一个喇嘛整整三年就幽闭在这个漆黑的洞穴里，他在这整个时间从未同外界接触过！他于三年前到林格来，既

无名字，也无人认识他，那时石洞正空着，他便发了一个最艰苦，最殷切，最可怕的“和尚愿”：让他那残余的生

命幽闭在石洞里。不久之前才死了一个别的隐士，在他在这洞室里过了十二年之久。这人之前还有一个和尚在这里

黑暗中活了四十年之久。龙·间登·恭巴庙的和尚，庙的附近有一个相似的石洞，曾经给我们讲及一个隐士，他很

年轻就走进黑暗中，和世界和阳光隔绝地活了六十九年，当他感觉到他的末日将至时，他热望着再看看太阳，已是

忍受不住，不得不示意给别的和尚，让他自由了。但这老头却完全瞎了眼睛，他刚走进阳光中，就倒地死去。六十

九年前把他封闭起来的喇嘛当时没有一个还在世的。 

住在这个林加·恭巴的洞穴并负有“圣僧”(Lama Rinpotsche)尊号的隐士大概有四十岁光景。他必是沉在静观中，

并梦想着涅槃。他所自愿的“忏悔”将他从轮回的苦痛中解放出来，他死后将走到永远的安息——虚无中去。[10] 

修行者的这种苦修不正是在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所孕育的文化心理指导下以生命为祭品对重密轻显

的藏传佛教的献祭吗！ 

4. 结论 

现代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整体社会是由许多子系统整合而成的，每个子系统的功能在于通过个体

更加专门化的发展促进整体社会的全面发展，连接子系统与整体社会的纽带就是社会的整合机制。据此

分析，古代社会的整合机制主要有四项：语言、亲属关系、技术和宗教。 
语言与文字的出现，通过亲属关系形成的部族关系，以及通过技术实现的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

发展为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做了准备。宗教的意义在于，当准备进入文明时代，人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之后，

人开始将现有秩序分裂。秩序不再仅仅被认为是现实的、属人的，而且还被认为是超现实的、属神的。

分裂导致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人类生活的真实社会秩序与神主导下的虚幻理想社会秩序的相互依赖但又彼

此冲突情况的出现。后者在借用前者的成果，将前者终极化、理想化，从而实现对前者的超越，确立自

我优越性。优越性确立之后后者就可以按照自身思维要求去“和谐”前者，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功能。 
藏语以及松赞干布时代藏文字的出现，通过亲属关系形成的“父王六臣，母后三臣”部族关系，以

及通过技术实现的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为西藏进入文明时代做了准备。苯教的出现实现了古代

藏族社会的初步整合。佛教传入西藏后统治者发现，相较苯教而言，佛教对藏族社会的整合能力更强，

更有利于藏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情况下宗教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镶嵌在权力与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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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了的政治工具。因此，我们只有在综合考量西藏自然环境对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影响，松赞干布以降

古代西藏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结构对文化形成的中时段影响以及渐顿之争这种即时性历史

事件之后，才能对藏传佛教为何会走上重密轻显的发展道路做出正确解答。脱离这一点奢谈以上问题只

能是镜中观花、水中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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